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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片《咒》是怎样创作的： 来自黑暗妈妈的遗书你敢看吗？

“这是一封妈妈写给女儿的遗书、一封来自黑暗妈妈的诅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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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咒》导演柯孟融的工作室，现场有许多恐怖片的模型、道具，像是漫画家伊藤润二的作品角色、七

夜怪谈的贞子。“我喜欢这些恐怖元素的东西，说不出原因。我其实很害怕鬼、光滑的毛毛虫、蟑螂，也有

密集恐惧症。”柯孟融描述了一串害怕清单的同时，又陆续从工作室中找到蟑螂玩具、恐怖的模型。

台湾恐怖片《咒》在2022年3月上映，取材自一则高雄的新闻，一家六口集体中邪的案件。电影用伪纪录

片手法，讲述一名单亲妈妈李若男（蔡亘晏饰）手持摄影机的画面，呈现她从六年前误触邪教禁地，与女

儿朵朵（黄歆庭饰）受到邪神大黑佛母诅咒的故事。

这部非典型的恐怖片，全片没有鬼、没有大卡司，也非改编自知名的故事或IP（智慧产权），制作成本只

有三千万台币，上映后却连四周蝉联台湾票房冠军，票房目前已达到1.7亿元台币（截至2022年5月24

日）。在恐怖类型的国片中，票房仅次《返校》。

《咒》拍摄道具。摄：陈焯煇/端传媒

喜欢吓人也被吓 


多年前，柯孟融第一次看到高雄鼓山区吴姓一家六口集体中邪事件，全家自称神灵附身，却互指为恶魔，



用香互灼、喂食排泄物等，后来全家认定大女儿是最大的恶魔，将她困在房内，最终死亡。他不敢仔细查

资料，心中隐隐感到这是不应该知道的事，后来这个新闻事件成为咒的灵感。

柯孟融说，台湾有很多奇怪的宗教，大多隐身在小公寓或铁皮屋中。他从小就被教导，不要问太多，小时

候他曾被父母带去一间公寓中的道场。道场内有一块榻榻米，信众们失神地旋转着，应该是进入了灵动的

状态。他强调，这种宗教并不是敛财骗色的宗教，而是有着不知名神明的信仰，“对神明的敬畏心加上恐

惧，以及不要太靠近的心情，成了害怕的来源”，他因此将邪教作为咒的核心。

“可怕的鬼跟可怕的神你比较怕哪个？我选后者。”柯孟融说。 


柯孟融儿时就经常与家人看恐怖片，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的是倩女幽魂，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一眉道人。在

家中他担任租录影带的角色，有一次租片时，看到《怪谈比留子》的录影带外包装，看起来非常恐怖，很

吸引人，殊不知看完影片后，他吓到不敢移动到电视机前取出录影带。柯孟融的父亲知道他怕鬼，偶尔也

会拿恐怖片的桥段对他恶作剧。但同时，柯孟融也喜欢吓人，尤其喜欢看到对方的反应，如果对方没被吓

到呢？他说，那就是不够有创意，下次改进。

后来他陆续看了《七夜怪谈》、《见鬼》、《鬼来电》等经典的恐怖片。他认为恐怖片的重点在于把无形

的压力置于“一个被记住的片段”。柯孟融说：“透过一段音乐、铃声、影像乘载恐惧，就像《咒》一样，透

过咒语、手势，让观众带走诅咒。”

细数鬼怪、虫子等恐怖的元素，柯孟融自陈心底最深沉的恐惧——焦虑症。他心中会有一些不由自主去想

的念头，大多是害怕的想法，越要自己不去想，就越陷越深，无法控制。害怕无法控制自己，被意念所驱

使，成了《咒》的灵感。他说国中时期开始就有些许焦虑的反应，后来好了，直到写《咒》的剧本又开始

焦虑。

“我打个比方，我现在叫你不要想红色，你就会忍不住一直去想红色，或是你在心中抗拒不去想，”他认为

无论做出什么反应，听者都与发话者进行互动。他打破第四道墙，与观众互动，甚至称为沉浸式的观影。

他认为，电影中告诉观众“不要问”、“不要想”、“现在跟我一起念”，无论观众做出哪种回应，就是互动。

有观众认为诅咒信是充满恶意的手法。柯孟融称，他的用意是要让观众留下记忆点，洗澡的时候会想到那

些片段，就像洗脑歌一样，不自觉就会自动在脑中播放。柯孟融刻意在特定的时机安排重要的句子，像是

不断描述佛母被遮住的脸是诅咒的中心，或是佛舅公第一次在祭拜仪式中问：“你叫什么名字？”，就是一

个重要的记忆点，直到最后一次，若男再次喊出这句话，就会深植在观众心中。



《咒》剧照。图：牵猴子提供

一个道别的故事 


影片中，柯孟融加入许多亲身经历的诡异现象。有一段朵朵在房内大喊“坏坏，你下来”。柯孟融表示，坏

坏是他的亲身经历，亲友的三岁小孩曾对着空气说出有坏坏，当时他不以为意，认为是孩子的幻想朋友。

他询问孩子“要不要叫他出去”，孩子却说“你牵他”。柯孟融强忍着害怕，对空气伸出手牵着坏坏走出去，

他始终不敢问孩子“坏坏长怎样”。

“未知”让柯孟融最感到可怕，“具象化的恐怖可以被理解，但未知让人更加恐惧，你会叫自己不要想，却又

忍不住去想。”

朵朵拿着菜刀开门这段看似有些突兀，柯孟融表示这来自他姑姑的故事。姑姑小时候一个人待在家中，因

找不到大人而哭闹，这时家中突然出现一名陌生的老婆婆，拿了一把菜刀给她，要她拿菜刀掘地，将家门

下头的门栓拉起来。大人回到家发现姑姑在门外，才听到这个离奇的故事。

除了诡异的故事，他也将照顾爱犬的片段置入电影中。柯孟融的狗黑鼻当时16岁，在拍摄过程，黑鼻身体

状况很差，柯孟融每天帮黑鼻打水、灌食，甚至租了高压氧的机器给他用。就像若男照顾生病的朵朵的过

程，他不确定那样的照顾是对他好还是害了他，多一点少一点都是折磨。



柯孟融说，黑鼻当时感官能力都下降，他每天透过碰触同一个地方，让黑鼻知道是他，“当他看不到也听不

到了，我希望透过这个触碰，让他知道我是谁，我希望在他身边的人是我，他也希望是我。就像若男在医

院时，听到朵朵说出，凤梨兔兔汪汪，她们也有了那样的连结。”

后来，柯孟融参加金马活动时，黑鼻离世，柯孟融没见到黑鼻最后一面。最后，他把这部片献给了他的天

使黑鼻，这段母女道别的故事，也是柯孟融向黑鼻说再见。

恐怖片是卖座的公式？ 


根据本片的发行商牵猴子公司统计，《咒》在高雄的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牵猴子认为，这可能跟高雄人

多少听过当地集体中邪新闻有关。柯孟融说，爆满代表符合大众的喜好。他说：“我不想只拍出影展式的影

片，而是大众会喜欢的。我小时候很喜欢侏罗纪公园，所以心里就想，我要拍出小时候的我也愿意花钱进

电影院看的片。”

《咒》剧照。图：牵猴子提供

柯孟融在就读辅仁大学影像传播学系一年级时，就以恐怖短片《鬼印》爆红，后续接到不少知名电影的预



告片合作。大学毕业后，他执导过惊悚片《绝命派对》与爱情片《打喷嚏》。后来台湾电影圈陆续出了好

几部知名的恐怖片，如《尸忆》、《红衣小女孩》、《粽邪》等，都是讲述本土的传说、故事，且市场反

应佳。柯孟融心想：“我这么喜欢鬼片，怎么能少了我？”

柯孟融坦言，38岁的他还没有成名作，因此想要出怪招，用实验性的作品打响名声。为了筹备《咒》的拍

摄，他推辞了其他执导电影的千万元片酬。

恐怖片被称为票房保证，普遍来说不需要高成本，就可以有不错的票房。根据网路温度计做的数据研究，

2017年到2019年间，前十名的台湾国片中，作为惊悚、悬疑类型的《返校》是第一名，票房有2.6亿，另

外还有《红衣小女孩2》及《人面鱼》。

若不将《返校》纳入恐怖片范畴中，《咒》则是台湾恐怖片的第一名。牵猴子行销公司也是《返校》当时

的主要推手，牵猴子行销副总经理陈怡桦认为，《返校》不太算是恐怖片，应归类在惊悚悬疑，更标准一

点来说是心理恐惧，且涉及的议题横跨悬疑、政治以及游戏，吸引到的观众群也更加多元。她指出，《返

校》投入的成本是《咒》的三倍，不过，国片要卖到2.6亿元的票房也很不容易。

5月中旬，《咒》入围第24届台北电影节的七项奖项，包含最佳导演、最佳剧情长片等。 




恐怖片是不是成功的公式？陈怡桦认为，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市场上有些评价一般的恐怖片票房不太差，

导致恐怖片就会卖的错误印象。她综观台湾的电影市场，观众确实喜欢恐怖片，但好的恐怖片，首要是说

一个好故事。

陈怡桦指出，他们观察上映首周的票房，预估会落在1500万元，但《咒》却开出1700万元的亮眼成绩。

以往电影隔周的头两天票房大约会下滑五成，《咒》却只下滑三成，第二周的周末甚至做到首周两倍的票

房。她坦言，国片天花版大概是1亿元，1.7亿元的票房真的有些出乎意料。

近年来，台湾的恐怖片多取材自本土故事，柯孟融认为，在地故事最能贴近观众，对内可以引发台湾观众

共鸣，同时，也会让外国观众感到好奇，他举例，台湾观众应该认为，台湾的鬼电梯比外国鬼修女更恐

怖，因此，在地故事就是最好的武器。柯孟融与牵猴子都表示《咒》正在洽谈销往海外的计划。

柯孟融早在2017年就规划了《鬼岛》三段式的电影，分别是实验片《咒》；典型的鬼片《腌》，讲一个丑

女的故事；亲情惊悚片《困》，讲兄妹与母亲尸体的故事。但当时电影市场并不看好三部曲的叙事方式，

接受度不高。在暂时筹不到资金状况下，他将三段式的其中一部《咒》抽取出来，做成长片。

不过，《咒》的创新手法，在前期也引发质疑，一封咀咒信会卖吗？会不会被观众骂？投资市场并不看

好，甚至可以说市场对《咒》没有太大的信心。

陈怡桦表示，《咒》不是传统鬼片，罕见以伪纪录片、邪教为主题，甚至没有出现鬼，制作团队一开始并

不看好。直到她看完毛片后告诉柯孟融，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有剧情、有惊悚，绝对能打中观众，票房

至少一亿元，要以一亿元为目标，她说当时柯孟融有些惊讶。

为何有这种自信，作为电影圈的行销老手，陈怡桦表示，能让台湾观众进电影院的不是好莱坞巨星，而是

透过口碑行销，让台湾人知道那是一部好看的电影。



由于《咒》大受好评，柯孟融从中发现可以从朵朵的视角来发展，给观众带来不一样角度的恐怖片，因此

在四月底宣布将拍《咒二》。柯孟融指出，除了前述的三个主题，手上还有另外两个题材《偶》和

《葬》，但他目前并不透露这两个题材的方向，只愿表示共同点是以台湾人听过的故事作为启发，从手中

已有的主题中启动“一字宇宙”三部曲，也就是电影题名只有一个字的意思，发展属于台湾在地的恐怖片。

柯孟融在艺术创作与市场的考量下，作出一些调整。如何做出取舍，但不会违背他的初衷，这些问题在柯

孟融心中不断叩问着。他说：“我一开始就想做诅咒信、伪纪录片，甚至想要拿掉配乐，除了被周遭的人质

疑观众是否会买单，我自己也同样困惑这么做对吗？这真的是我小时候会喜欢的电影吗？然后就有答案

了。”

牵猴子副总经理陈怡桦。摄：陈焯煇/端传媒

电影桥段意外成梗图 


在行销部分，陈怡桦表示，《咒》的行销锁定15-30岁的族群。根据团队的统计，进电影院看恐怖片的多

是年轻族群，且男女比为四比六。她分析，35岁以上的上班族在疲乏的工作生活之余，较不愿意进电影院

消费恐怖片，再加上疫情，就更不愿意出门。



因此行销团队集中火力在年轻族群上。影片中的梗，意外成了迷因，佛母成了最佳女主角。团队发现网友

们很喜欢佛母，因此在《咒》的IG宣传贴文中，以佛母口吻对观众说话，更在西门町的in89影城外，让佛

母本尊现身，让信众朝圣。

制作方释出一段剧中角色阿清嫂吞火的预告，这诡异、惊悚的画面却被网友截图称为麦芽糖阿婆，让团队

很讶异，没想到网友这么有创意，行销团队后续跟风在部分电影场次送出麦芽糖。

行销团队除了进行网路舆论观察，也会在电影院观察观众反应。他们统计，最常被使用的有四大金句有：

“你叫什么名字？”、“你相信祝福吗？”、“不要问”、“火佛修一，心萨呒哞”。嗅到年轻族群氛围的团队，

也在网路行销上制作了一系列迷因图，像是看了咒的后遗症、咒的金句。

陈怡桦说，影片也被许多专业人士讨论，有心理、宗教专家，透过这些专家、意见领袖的讨论，将影片的

热度扩散到上班族，让上班族开始产生“真的是这样吗？”的怀疑，就像是有人跟你说，这个鬼屋超可怕，

你就会怀疑是真的吗？不然我去体验看看。有人看完影片后，认为自己被诅咒了，把被诅咒的事迹列出

来。还有网友在脸书社团中提到，看电影最恐惧的是老婆的握力，不知道手指什么时候被捏断，同时附上

无名指断掉的Ｘ光片。

柯孟融曾问行销团队，怎么让不敢看的人进电影院？陈怡桦强调，不需要刻意吸引这些人，透过观众的口

碑，引起非目标群众的兴趣，这就是口碑行销，这就是催眠，像一场大型的入教仪式。柯孟融没想到电影

的桥段会成为年轻人的梗图、迷因，但成为网路梗代表观众记得电影，成功洗脑观众。他直呼解锁人生成

就。



《咒》剧照。图：牵猴子提供

虚构的神佛与真实的恐怖 


剧中，云南大法师描述大黑佛母是从南印度流传到云南的滇密，作为恶意之神，后来传到福建闽南一带，

后续来到台湾陈家。有宗教人士解读，印度女性神只有部分特性为性情残暴，天性血腥等，也有指定女童

作为圣女等元素，剧中陈氏家族中，又以女性的地位较为崇高，也许剧组参考了诸多印度神祇。

柯孟融语带保留地说，因为大黑佛母、咒语与手势全是虚构，他们若指出参考的特定宗教并不恰当。不过

他们参考了数个台湾的密教，混入私密社团中。他指出，这些宗教都有教主，其中有不明的仪式，他越看

越觉得不对劲，而这样不对劲的感觉正是《咒》想要的元素。

符文谘询了傣语、古汉语的专家，至于“火佛修一，心萨呒哞”则是参考藏传佛教的呼唛唱法。手势则是参

考许多佛、道教的手印，避免重复或类似的打印方式，最后开发出像花朵展开的手印，向外延展的手势也

呼应了《咒》所说与“八方天”手印汲取福泽的意思相反，代表不祥。

柯孟融只要求一个感觉，要贴近台湾人，引起共感，那种感觉是“你去姑婆家借宿，午睡时，看到枕头底下

有张符，上头有着看不懂的图文，你不懂，但就是知道那是符、怪怪的。”

许多观众最害怕的桥段，就是陈家的山屋及不能进去的隧道场景。柯孟融一开始的构想只有山洞中的一家

小庙，只能容纳一个人进入的大小。后来不断调整，在隧道中摆放了许多庙的结构，整个隧道进而组成一

间庙。

至于隧道中的镜子与指路小童，则是封印佛母的用意。影片中指出，陈家先人曾用血肉喂养佛母，利用佛

母做不好的事，取得更大力量，最后遭反噬，降咒杀害，因此陈家后代用敬畏、讨好的态度，持续供奉并

封印佛母。镜子是反射，指路小童指错路，都是要误导佛母，让祂无法出来，因此，最后若男进到隧道

中，摆正供品，打碎镜子，就是为了释放佛母。



《咒》导演柯孟融。摄：陈焯煇/端传媒

柯孟融笑称自己是麻瓜，虽然拍摄过程中曾发生难以解释的状况，但他第一时间倾向科学解释。他跟编剧

张喆崴开会时，电视荧幕经常自动开启，有一次，云端文件在无人碰触的情况下自动打字，他认为以上现

象可能是机器出了状况。《咒》拍摄过程中，摄影曾拍到一个红点，剧组人员都无法解释那个红点是什

么，而这个画面也剪进了影片中。

鬼的阴性特质 


恐怖片中，令人恐惧的形象多是以女鬼、女神呈现，《咒》当中对于佛母的设定也是女性。柯孟融坦言，

一开始单纯是他害怕亚洲女鬼的形象，女性的阴柔特质较有神秘感，偏向鬼魅，而男性的阳刚特质则是较

具破坏力，像是怪物猛兽。

随着故事逐渐具体，围绕在一对母女上，佛母的性别势必成了女性。柯孟融首度讲出过去没人注意到的重

点：“佛母有孕”，在执导过程中，临时改变神像的外表也让美术组伤透脑筋。他强调：“佛母是怀孕的母

亲，不能看见的脸，则是产道，这里的产道代表通道的意思，有着进与出、生与死的双向意涵。”而佛母身

边坐着的小泥童则是献给祂的孩子，祂想要的孩子。端传媒追问，献祭的是牺牲性命？怀孕的神像有考据

吗？柯孟融为献祭保留了想像空间，不多做诠释。同时，他强调，团队在研究的过程，并没有发现有怀孕

的神像，这是为了故事做出的尝试。

“我想塑造出黑暗母亲的概念 为了爱孩子做一些事 也为了保护孩子伤害他人 ”柯孟融说佛母在黑暗母



我想塑造出黑暗母亲的概念，为了爱孩子做一些事，也为了保护孩子伤害他人， 柯孟融说佛母在黑暗母

亲的形象上，与若男十分接近。因此看完电影后，观众可能会对若男把诅咒分享给自己感到生气，也可能

同理她、被她感动。


